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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栋单位居民楼的楼上住着
四十多岁的夫妻和上初中的儿
子。楼下一家，住着一对退休的老
夫妇和没结婚的女儿。楼上的男
主人姓崔，本来四十岁出头的他
还应该正常上班，可就是因为爱
和人闹别扭，爱动手打人，被单位
领导“劝”回家休息了。

不知从何时起，老崔爱上了
家具制作，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家
干起活儿来，叮叮当当的敲打声
让楼里的居民苦不堪言，尤其是
住在他楼下的老夫妻。终于有一
天，楼下的老夫妻敲开老崔的门，
夫妻俩赔着笑脸，希望老崔晚上
不要干活了，因为他们年龄大了，
实在睡不好觉。

老夫妻说得在情在理，按理
说老崔没有耍横的理由，可老崔
却说，在自己家里干什么是他的
自由，别人无权干涉，睡不着觉应
该看医生。老两口听他这么一说，
气得直打哆嗦，老太太说，大家住
在一个楼上要相互体谅才对。老
崔冷笑着说，对呀，你们也应该体
谅我的爱好啊。老头一看他这么
不讲理，拉着老伴往外走，边走边
说：找家委会，找派出所，找能治
你的地方。话音还没落，老头就觉
得眼冒金星，眼前一片漆黑倒在
地上。老太太看到老崔的拳头劈
头盖脸地把老头打倒在地，惊恐

万状地喊道，打人了，出人命了！
当天晚上，两家人来到派出

所。担任调解的王飞是个刚从警
察学院毕业的年轻民警，见到老
崔本人，终于知道了老济南常说
的“泥腿”是啥样了。

也许是王飞太年轻，老崔根
本没拿正眼看这个小警察，他盘
着腿拍着胳膊哼着小曲，好像是
来派出所听戏的。再看看被打的
老人，头发花白，被打肿的下巴敷
着冰袋。不管王飞怎样说，老崔就
是拒绝道歉，从头到尾只有一句
话：看看给多少钱合适。

正在这时，一个年轻的女子
急急地走进来，她是老人的女儿
小静。她蹲下身子，仔细看了看老
人红肿的下巴，忽然站起来走到
老崔跟前，平静地说：“姓崔的，今
天你把我爸打了，我不让你经济
赔偿，但我要你偿还。”说着，她从
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刀朝老崔刺
去。大家被小静的举动惊呆了，王
飞眼疾手快扑上去死死抓住小静
拿刀的手，小静挣扎了几下终于
把刀扔下。

小静手里虽然没有刀了，可
她发疯般扑向躲在王飞身后的老
崔，连抓带打，嘴里还不停地大骂
老崔不是东西欺负人。

调解室里乱作一团，在王飞
和另一位民警的劝阻下，小静姑

娘终于平静下来。老崔伸出自己
被小静抓伤的胳膊，似乎又来了
底气，这次他翻来覆去的一句话
改成“绝不赔偿”了。

目前的形势不利于调解，王
飞让两家各自回家，何时调解另
行通知。

送走两家人，王飞意识到不
能走固定调解模式，得想个办法
让老崔摘掉“泥腿”的标签。通过
走访，王飞获得一个重要信息：老
崔虽然是个爱找茬不讲理的人，
但对他的儿子小壮言听计从，说
啥是啥，很有耐心。

小壮在厂区的子弟中学读
书。这天下午，王飞在操场上找到
了正在看球的小壮。王飞说，小
壮，我知道你为什么总是独来独
往了，是因为同学们都不愿和你
玩，对吗？小壮点点头。王飞又说，
我也知道不是小壮学习不好、表
现不好，是因为你爸爸不讲理尽
得罪人。听到这，小壮羞愧地低下
头。王飞接着说，小壮愿意成为爸
爸那样的人吗？小壮摇摇头。“好，
叔叔请小壮帮个忙，一起帮助爸
爸，让他成为一个让大家喜欢的
人行吗？”小壮高兴地点点头。

老崔见王飞领着小壮走进家
门很是惊讶，王飞把小壮在学校
受的冷落讲给老崔听。小壮也难
过地说：“爸爸你整天和别人打

架，同学都躲着我，我在学校没有
朋友，很孤独。”

王飞见老崔低头抽烟不说
话，继续做工作：“于情于理都不
能动手打人啊，如果不是你欺人
太甚，小静在派出所能那么失态
吗？明天上午去派出所调解，我希
望你能有个态度和诚意，不为别
人也要为小壮想想。”

没想到第二天的调解出奇的
顺利，老崔不但同意了老夫妻的
赔偿要求，还郑重地给老人道歉，
并承诺绝不做违背公德的事。两
位老人也请老崔原谅女儿的行
为，两家握手言和，纠纷就这样解
决了。

从此，王飞和老崔交上了朋
友，他经常到老崔家串门，和老崔
聊天，渐渐地，老崔爱较真、爱打
架的毛病改了不少，邻里间也比
以前和睦了。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半年后老崔重新上班了，大家都
说老崔脾气好了，像变了个人。

王飞，现在已经是济南市公
安局历城分局荷花路派出所的
副所长，这起邻里纠纷还是几年
前他在全福派出所担任社区民
警时处理的。那对老夫妻给王飞
送的锦旗依然挂在派出所调解室
的墙上，“公正执法，一心为民”，
这是对一个社区民警最高的褒
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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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

中国古代有一些著名的厨子，
可惜他们并没有用文字留下多少
菜谱，倒是文人们厉害，通过文字
传播，留下了香飘千年的私房菜。

常有人发问，如果穿越到古
代，你最愿意回到哪个朝代？我
说，当然是宋朝，因为我发觉宋朝
美食丰盛，宋朝的文人吃货也很
多。苏东坡的一生，就是与诗词美
食相约的一生。看看苏东坡在文
字里传播下来的美食吧：东坡肉、
东坡肘子、东坡鱼、东坡豆腐、东
坡腿、东坡芽脍、东坡墨鲤、东坡
饼 、东 坡 酥 、东 坡 豆 花 、玉 糁
羹……和超级吃货苏东坡有关的
美食，有上百种。

南宋有一个美食家叫林洪，考
中进士，善诗文书画。林洪爱吃，每
到一地，首先打听哪儿有好吃的，
顾不得旅途风尘，先去当地馆子里
尝尝鲜，吃了还要用文字记载，《山
家清供》就是这样一本专门写吃的
著作。书里有一道美食，叫菊花金
饭。看看怎么个做法：菊花飘香的
金秋时节，采摘下黄菊的花头，用
甘草汤和盐少许焯熟，撒在半熟
的米饭上同煮，一碗颜色鲜艳、香
气袭人的菊花金饭就做成了。

手持一册《山家清供》，照着
里面的文字描述可做菜。看看南
宋时期的豆芽如何做，那时它叫
鹅黄豆生(多美的名字)：“以水浸

黑豆，曝之及芽，以糠秕置盆中，
铺沙植豆，用板压。及长，则复以
桶，晓则晒之……越三日出之，
洗，焯以油、盐、苦酒、香料可为
茹，卷以麻饼尤佳。色浅黄，名鹅
黄豆生。”在这炎炎夏日，真想吃
一盘鹅黄豆生清凉身心！

陆游这个忧国忧民的悲愤诗
人，在他的诗词里，我们居然也可
以看到诸多美食的影子：橙汁调
和的猪排骨、花椒调味的白鹅、质
地甘脆的笋尖、用莼花丝做的莼
羹、以山中素菜制作的甜羹……
陆游写美食的诗词足足有上百
首，其中有不少是对于饮食的独
到见解，完全可以出一本专著了。

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史学家张
岱也是一个吃货，看看他的自我简
介：“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
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
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
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
从《老饕集序》中可以看到，张岱
确实在饮食理论上功夫不浅，他对
各地名产的了解、对煮蟹持螯的痴
狂、对乳酪制作过程的稔熟，都非
一般段位的美食爱好者所能比拟。
张岱对各地特产可谓如数家珍，

他曾经说要是去山阴，就是现在
的绍兴，那就一定要吃破塘笋、谢
橘、独山菱、河蟹、三江屯蛏、白
蛤、江鱼、鲥鱼……到明朝旅行，
叫上美食大使张岱同行吧！

还有一位不折不扣的文人美
食家，就是清代名士袁枚，他有一
本经久不衰的《随园食单》，细腻
地描摹了乾隆年间江浙地区的饮
食状况与烹饪技术，用大量篇幅
详细记述了中国14世纪至18世纪
流行的326种南北菜肴饭点，全书
分为须知单、戎单、海鲜单、江鲜
单、特牲单、杂牲单、羽族单、水族
有鳞单、水族无鳞单、杂素单、小
菜单、点心单、饭粥单和菜酒单14
个方面，是清代一部非常重要的
中国饮食名著。袁枚这个大才子
的人生观就是活得要任性、吃得
要讲究，他的人生九大爱好，“吃
饭”排名第一，读书排到最后。人
到中年，我真想开一家私房菜馆，
菜谱就按照袁枚先生的《随园食
单》，不过我担心的是，现在还能
够找到书里那样的天然食材吗？

掩卷沉思，对古代的美食从
此有了深刻的相思，这也是一种
绵延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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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芒种，就到了麦收时节。
对农人来说，麦收是一个节日，也
是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我很喜欢

“过麦”二字，街上打烧饼的、理发
店打工的、工地上干活的、进城做
装修的，很多务工者这个时候都
会告假回家收麦子，称为“过麦”。
一个“过”字，迤逦出无尽的憧憬，
也蕴含着劳动者的喜悦与满
足——— 来自大地的丰饶与恩赐，
那是生活的协奏曲。

上小学时，每到麦收时节，父
母都会带着我回姥姥家收麦子，

“回家过麦去，住上些日子！”记忆
中，麦收时节的乡村像流动的盛
宴。天刚蒙蒙亮，大人们就带上镰
刀干活去，女眷负责准备干粮和
吃食，大家脚步匆匆，顾不上说
话。“收麦子是与老天爷赛跑，一
旦下雨就麻烦了。”母亲经常说。
大人们弯腰干活，一步一步，脚踏
实地，从不偷懒。日头毒辣，汗水
滚落，砸到胳臂上，很快就蒸发
掉。湿了衣衫，黑了脸颊，但是，没
有人去擦一把，除非汗水迷了眼
睛，才停下来。

麦田是农人的舞台，也是孩
子的乐园。我们这些小孩，都是捡
麦穗的好手。跟在大人后面，用胳

膊挎着小篮子，边走边捡，有说有
笑，还伴有各种新奇的发现，豆
虫、毛毛虫，还有叫不上名字的昆
虫，简直是自然界的科普。捡一
路，玩一路，有的时候玩嗨了，在
麦秸堆里滚得浑身是麦皮，汗水
顺着脸颊流淌，满身满脸脏兮兮
的，大人根本顾不上管。

傍晚时分，大人收麦子接近
尾声，大孩子会带着我们，找个偏
僻角落烧麦子吃。先抱来一些麦
秸，点火烧起来，然后支上铁架
子，将事先挑拣的饱满的麦穗放
在上面，不停地来回翻腾。不一会
儿，麦穗就烤熟了。摊开手掌心，
麦穗很烫，叫人忍不住喊出声来，
我小心剥离，边吹边吃，那叫一个
香呦，好像世间的美味都比不上
亲手烤的麦穗。浓浓的麦香，在记
忆中珍藏，那是一个少年与大地
的会晤与秘密。多少年后，麦田在
以看不到的速度消逝，被疯狂的
碾轧机推成平地，高楼拔地而起；
而小小少年，也在以看不到的速
度快速成长，被城市的现代化生
活淘洗得彬彬有礼。在洋快餐的
浸染下，味蕾早已丧失最初的敏
锐，麦香淹没在滚滚的大吃大喝
中，舌尖上的美味变得斑斓迷离。

忘记是哪一年了，我跟随父
母回姥姥家收麦子。那天父亲骑
着三轮车往地里送水，我连蹦带
跳坐上了三轮车，没想到发生了
危险的一幕，我的左腿被卷进车
轮里，疼得喊出声来，脚面肿得像
馒头。姥姥放下镰刀，舅舅也跑来
了，好几个大人都不收麦子了，陪
着我去诊所看病，清理、上药、包
扎，左腿被绷带缠得严严实实，整
个人胆怯地说不出话来，有种劫
后余生的庆幸。好在没有大事，脚
面上留下一道长长的疤痕。长大
后，我才知道，很多小伙伴都发生
过类似的惊险一幕。少年身上的
疤痕，是一种见证，记录着麦田往
事；在时光的洗刷下，那道或长或
短的疤痕，在记忆中蜿蜒，慢慢褪
色，却发酵成心底的一种情结。

记忆中还有一个叫青松的孩
子，来自河南农村。那年夏天，我
在省中医住院，他是同病房最小
的病号。别人陪床都是爸爸妈妈，
他的陪床是爸爸、舅舅，后来爸爸
也回去了，只剩下舅舅，在病房铺
纸箱子打地铺，这一陪伴就是一
个月。青松的病情很不稳，发烧，
早晚都要静脉注射，用激素来控
制。但是，他不调皮，也从来不哭，

即便有时候连扎好几针，他也只
是紧蹙眉头，似乎已经学会默默
忍受命运的安排。青松的安静叫
人心疼。一天，他的爸爸从老家回
来，带回一些好吃的。他拎着袋
子，挨个病床送礼物，两捧花生
米，两个红鸡蛋，还有一束烤熟的
麦穗。青松操着河南方言说：“等
我好了，我也去割麦子、烤麦穗，
在麦田里做游戏。”听到这里，我
的眼睛湿了，病房里一片死寂，叫
人有些不适应。我仿佛看到，麦田
里迎面跑来的少年，正是青松。

原来，青松母亲又要了二胎，
女孩，青松父亲要回去伺候月子。

“你喜欢小妹妹吗？”青松手里始
终攥着一束麦穗，手臂上缠着的
白胶布格外刺眼，他的目光游离，
绕开我的对视，好像在躲藏着什
么。那一束麦穗，在我心头坠落，
有种说不出的沉重。

麦子黄了，麦子又青了，四季
轮回，时光飞驰，不变的是我们心
中的眷恋。“我行其野，芃芃其
麦”，热风劲吹，麦浪滚滚，只是，
少年们是否还记得捡麦穗的场
景？但愿我们出走半生，归来依旧
是麦田上的少年，与大地共舞，永
葆一颗纯真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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